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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晚清梁鼎芬是個很好玩的人，其政治上是頑
固的保皇派，其人格上是頑皮的大名士，頑固
與頑皮疊加一身，也就趣人多趣事。真是個很
好玩的人。

梁鼎芬被遜帝溥儀諡號文忠，梁先生是相當
當得起這個忠字的，革命進行到了民國，大清
氣數盡矣，原先那些高唱「皇恩似海臣節如山」
的遺老們，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在「識時務
者為俊傑」的理論指導下，高調也高價轉隊民
國，「清室既亡，所謂遺老者，多任民國官
吏，獨節庵仗節不屈。」本來呢，像梁鼎芬這
樣的忠臣，清室應該給予物質獎勵才是，忠勇
者有賞，才多有人來行忠義事嘛，但梁鼎芬卻
是自費守忠的，他每次到宮裡去向皇帝請安，
得交四 銀子的買路錢，「每謀入宮請安，其
時，太監索門包四 ，方為通報。」梁鼎芬並
不發脾氣，忠義是大事，哪計較門包小節？

「節庵每照付」。有詩為證：「一律夷齊去做
官，首陽薇蕨采難完，忠臣要算梁星海，四兩
門包請聖安！」

梁鼎芬忠於保皇，除了門包可證外，其眼淚
也堪作據。「梁每與人抵掌談天下事，往往悲
聲大作，涕泗橫流，他主講兩湖書院，講到西
太后與光緒帝「西狩」西安，講 講 ，講
到：「你們想想看，皇太后同皇上每天只吃三
個雞⋯⋯」，「尚未說及蛋字，已嗚咽流涕，語
不成聲。」左手用手帕揩淚，右手輕輕地捋長
髯，揩眼淚揩得哀痛，捋長髯捋得從容，下面
學生哄然大笑，他老人家沉浸悲痛其中，「紓
徐良久，始申前說。」兩湖書院有一口水塘，
不深似海，但足有效屈原的蓄水深度與精神高
度，梁鼎芬每至塘旁，則表忠心：「若兩宮不

迴鑾，此我死所也。」光緒皇帝駕崩，人家親屬都不哭，「奕劻獨後
至，亦無戚容」，梁鼎芬卻是哭得地動天搖：「素衣往送，縱聲大哭」，
他看到皇上親屬沒掉眼淚，大發脾氣：「梁正色厲聲，數其誤國殃民，
不忠不敬之罪。」

梁鼎芬是皇帝的骨灰級粉絲，自然也就鐵桿守舊，對東洋西洋的玩意
兒常是痛絕得很，誰穿洋衣誰留洋髮誰說洋話，他就舉杖敲你腦殼。也
是梁鼎芬在兩湖書院當教授，他有個學生，那天來上課，不穿長袍，穿
了件羊絨馬褂，梁教授喝這學生站起來，站講台上來：快把這不忠不敬
的非國學皮子給脫下來，學生不脫，梁教授發火：還要老師來給剝你這
洋皮？「梁大怒，欲褫之。」這學生調皮得很，老師發脾氣了，他卻是
一副嬉皮相：老師，我是學習老師好榜樣，才穿洋衣的，「門生聞老師
已破洋戒，故敢以此衣相見。」梁教授聽了這話，氣不打一處來，老師
臣節如山，鐵桿挺皇，哪裡崇洋媚外了？「梁愈怒，問其何據」，舉起
戒尺欲打，這學生說：我們交學費，交的是紙票子，不是大清的銀 ，
老師您不是也給收了嗎？「各生贄見，例用銀封，今老師洋錢亦收，非
破洋戒者而何？」話堵得梁教授，拍胸脯撫釋氣噎，「梁不能答」，說
不上話來。

梁鼎芬堅不崇洋媚外，堅定崇皇排外，自然也不排除他對洋玩意的喜
愛，比如洋衣不能做甲衣穿，不能招搖過鬧市，做內衣內褲穿，沒人看
得到嘛，梁鼎芬外面一身故國裝，把裡面一件洋綢緞包得鐵緊，應不對
其愛皇主義產生啥不良影響，只是清風不識愛皇主義，亂翻保皇派褲
子。「見人 洋布者必怒之」，梁文忠多麼忠啊。那天，文忠同志呼朋
喚友，踏青清國萬里風光，大熱天的，太陽照得緊，火燒火燎，一身長
袍，將人快蒸成饅頭了，梁文忠同志也就脫了黃馬褂，風涼風涼，不禁
是洋色滿園關不住，一件洋褂出褲來：「一日與友做埠之遊，俄而解
衣，則所 之褲衣洋布矣。」其朋友大不解「為甚麼呢」，連呼耶，耶

耶，友曰：「若亦作
法自弊耶？」這朋友
俏皮得很，把其褲子
給褪了下來，褪到腳
底，站在那裡拊掌大
樂，梁文忠同志光屁
股大露光天化日之
下，作聲不得，「立
褫之，梁大窘。」

人讀梁鼎芬此故
事，皆謂其可憎可
笑，梁氏節義何在？
我讀之，立覺其可愛
可樂，梁鼎芬節義或
有虧，然君獨不見其
人性的微光在閃爍
麼？梁鼎芬非節義木
頭，乃是活潑潑的人
也，有弱點的才是
人，一點弱點都沒
的，幾不是人，只是
掛在某種精神神龕上
的標本。梁鼎芬對洋
事物的暗暗喜愛，

「大窘」可證他人味
與人趣。

梁鼎芬保皇，也是
真心保的，保皇帝沒
保住，但保住了人
性。他有個學生，在
革命史赫赫有名，乃
辛亥革命時際的英雄
黃興也。梁鼎芬掌兩
湖書院院長，最是器
重黃興，黃興以「能文工書，最為院長梁鼎芬所賞器，恆以國士目之。」
但這師生倆，一個是死心保皇派，一個是鐵心革命派，政治立場不共戴
天，師生友誼卻是情同手足。梁鼎芬曾敦敦教誨黃興，要做忠臣，不要
做逆賊，黃興偏偏做了逆賊，鬧得清政府「索捕甚亟」，被追捕得在國
內活不下去了，「欲赴日暫避」，出國沒錢，咋出？他投到梁鼎芬這裡
來了，「乃潛至武昌，乘夜密謁梁氏」，梁老師就做黃興思想工作，說
你再轉隊吧，站到清政府來，清政府那頭，我給你去說，保證你沒事，

「稱頌大清功德，勸其改節。謂子洗心革面，為朝廷效忠，當為設法開
脫。」革命者哪是這麼容易改變革命氣節的？「黃意對以師意至厚，敢
不敬聆，惟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既已許身革命，萬無易節之
理。」革命派來求反動派，根本不聽反動派之勸，那不是自投羅網嗎？
這梁鼎芬卻沒把黃興捆起來，送政府去，說的是：「士各有志，余亦不
再費詞，從此子為子之革黨，余為余之大清忠臣，各行其是可也。」

單說這話，不算啥，梁鼎芬還以經費支助黃興呢，「旋詢知東渡乏
資，遂贈銀 若干」，足夠黃興亡命日本了；黃興走了多日，梁鼎芬屈
指算，黃興應已逃之夭夭，走蠻遠了。盡了師生之誼，當盡臣子之忠
了，於是他起草了一份捉拿逆賊檔，發佈全湖北：「梁度黃已行遠，乃
行文全鄂」，文云，「風聞革命黨首黃興，潛來鄂境，應嚴緝務獲。」

反革命者，既徹底反革命，也徹底反人性，多見矣；革命者，既徹底
革人命，亦徹底革人性，也多見矣。這梁鼎芬，卻有點好玩，若與革命
對立言，他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但這反革命，卻並不完全、徹底、堅
決地消滅人性，他堅定排洋，卻不妨礙其內衣 洋，他堅定反革命，卻
不妨礙他保人命，比那些反起革命來六親不認者，比那些革起命來大義
滅親者，其心深處，保住了做人最低人性底線，良可愛也，良可讚焉。

「拉大鋸，扯大鋸，姥家門口唱大戲，接閨女，喚女婿，小外甥，也要去⋯⋯」
每當兒童節到來之際，耳畔總會響起一首首熟稔的童謠來。那些響徹兒時天空、
帶 泥土氣息的童謠，一次次地把我拽回到童年的原野，讓我徜徉其中不知魏
晉，享受 天真，品嚐 無邪，體味 快樂。

小時候，童謠是播種快樂的犁鏵。我和村裡的小夥伴們，唱 樸素的童謠，
打量 眼裡的世界，又以明快的韻律，傾訴 對生活的理解和眷戀。塵世萬
物，人間百態，凝結成唇邊的童謠，像一幅幅清新淡雅的畫面，在鄉村的褶皺
裡一一鋪展，散發 濃濃的鄉土氣息，彰顯 童真的氣象——

「金雞翎，大砍刀，你的兵馬讓我挑！」——這是玩「闖城」遊戲時唱的童
謠。「闖城」是一種相互奪取城池、摻雜 戰爭味道的關東老遊戲。就是這種
遊戲，使我從小就懵懵懂懂地知道：「兵者，詭道也！」——在這世界上，有
一種能力叫智慧。

「十二打鐵叮叮噹，戰鬥英雄黃繼光；黃繼光真勇敢，不怕犧牲堵槍眼！」
這首童謠是玩關東老遊戲「跑連環」時唱的。它不僅使「跑連環」遊戲更富有
節奏感，而且還把英雄的故事四處傳播，使一群群天事不知的孩子們從小就接
受到了愛國主義教育，在他們的頭腦中刻下這樣的烙印：愛祖國，愛家鄉，是
與生俱來的一種責任！

童年時，關東大地上唱得最普遍、最響亮的童謠當推《拍手歌》：「你拍
一，我拍一，兩個小孩坐飛機；你拍二，我拍二，飛機後面下個蛋兒；你拍
三，我拍三，飛機上天一溜煙兒⋯⋯」說不清誰是《拍手歌》的原創，也許是
一代代流傳下來的「口頭文學」；也說不清《拍手歌》到底講述的是甚麼。在
現代人看來，《拍手歌》在內容上有些匪夷所思，令人費解。但是，它卻以朗
朗上口的韻律，給孩子們以樸素的想像，為孩子們帶來了車載斗量的快樂。時
至今日，在關東大地上，依然傳唱 不同版本的《拍手歌》，其旺盛的生命力
和獨特的魅力可見一斑。

東北平原上盛產 數不清的童謠，這其中有許多是「獨一處」的，譬如這首
採用「接龍式」的童謠，歌名叫作《破悶》（東北方言：猜謎語）：「小黃
雞，溜牆根兒，打破肚子冒腸子兒——溜子！你說溜，咱就溜，不走別處偏走
溝——橋！ 你說橋，咱就橋，裡長骨頭外長毛——麻！你說麻，咱就麻，裡長
骨頭外長牙——銼！你說銼，咱就銼，飄飄悠悠往下落——雪！⋯⋯」非常響
亮而逼真的「頂真」寫法！這首童謠可不是大人的原創，而是孩子們的智慧結
晶。想想看，當年在關東大地上，許許多多的孩子們一邊做 遊戲，一邊唱
童謠，一邊還開動腦筋「破悶」，真是既開心又開懷，還長見識，可謂一舉數
得！

春秋往序，時光荏苒，很多世事被歲月之河沖刷殆盡，而唯有一首首童謠卻
倔強地響徹在記憶的天 穹！它們雖然烙上了幼稚的印記，但卻
因承載 童年的美好、 純真而一次次地經歷了歲月的磨
礪。嚮往美好、擁有 純真，永遠是人類的心靈追求，正
是從這個意義上說， 童謠也必將永遠年輕在我們的記憶
中且恆永散發 春天 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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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郡
王
立
妃
都
要
上

報
朝
廷
，
由
朝
廷
派
員
進
行
冊
封
，
方
才
符
合
禮
制
。
黃
妃
和
李
妃
都
是
經
過
朝
廷
正
式

冊
封
的
王
妃
，
並
沒
有
冊
封
過
童
妃
，
弘
光
帝
據
此
理
由
，
認
為
童
氏
是
假
冒
的
，
斥
為

﹁
妖
婦
﹂，
當
即
撤
了
審
訊
不
力
的
馮
可
宗
的
職
，
改
派
東
廠
的
屈
尚
忠
接
手
，
命
令
他
採
用

最
殘
酷
的
大
刑
嚴
審
。
童
氏
在
備
受
酷
刑
折
磨
後
精
神
失
常
，
數
日
後
死
在
了
地
牢
裡
。

關
於
童
氏
的
身
份
真
偽
，
幾
乎
所
有
的
史
書
都
十
分
肯
定
地
指
出
，
她
確
為
妃
子
，
只

是
對
她
的
出
身
有
不
同
的
描
述
。
有
人
認
為
她
是
周
王
府
或
邵
陵
王
府
的
宮
人
，
朱
由
崧

從
洛
陽
逃
出
以
後
，
曾
與
她
有
過
一
段
情
，
並
懷
孕
生
子
，
隨
後
失
散
。
還
有
人
說
，
她

其
實
是
周
王
朱
恭
枵
的
世
子
的
妃
子
，
她
誤
以
為
在
南
京
登
基
的
是
周
世
子
，
所
以
想
來

做
皇
后
。
清
人
陸
圻
的
︽
纖
言
︾
還
說
，
童
氏
到
南
京
時
懷
有
身
孕
，
被
關
押
獄
中
期
間

曾
經
產
下
一
女
，
不
久
即
死
，
數
日
後
童
氏
亦
死
。

不
過
不
管
怎
麼
說
，
弘
光
帝
的
做
法
卻
令
南
明
的
官
員
和
百
姓
感
到
大
惑
不
解
，
因
為

所
有
人
都
相
信
童
氏
確
實
是
王
妃
，
包
括
首
輔
馬
士
英
以
及
權
臣
阮
大
鋮
。
人
們
不
知
道

朱
由
崧
為
甚
麼
不
親
自
面
見
童
氏
，
辨
別
真
偽
。
於
是
，
一
個
可
怕
的
想
法
出
現
在
南
明

官
員
及
百
姓
的
腦
中—

—

從
洛
陽
逃
出
來
的
朱
由
崧
，
一
直
以
來
都
只
是
以
印
信
向
眾
人

證
明
自
己
的
世
子
身
份
，
如
果
他
是
一
個
騙
子
，
是
在
兵
亂
中
偶
然
獲
得
了
王
印
，
那
麼

他
肯
定
不
敢
面
對
真
正
的
王
妃
，
所
以
他
要
急

滅
口
。
雖
然
這
樣
的
猜
測
毫
無
來
由
，

卻
有
不
少
人
願
意
相
信
，
人
們
雖
然
嘴
裡
不
說
，
心
裡
卻
對
弘
光
帝
身
份
的
真
實
性
以
及

合
法
性
產
生
了
極
大
的
懷
疑
。

■
青
絲

南
明
童
妃
案

盤算 今期要談黃偉文新詞，心裡卻一直
掙扎究竟談《除下吊帶前》還是《那誰》？
黃偉文為薛凱琪所寫的《除下吊帶前》，勝
在捕捉了具普遍性但又似乎難以宣之於口的
題材──女生猶豫應該與男生發生親密關
係，還是保留珍貴的「第一次」。《除下吊
帶前》所描繪女生「未進花園」的患得患
失、且進且退的矛盾心情，為香港流行歌詞
史上情色系列所未見的獨特題材，黃偉文寫
來既含蓄又大膽，令人會心微笑。執筆前再
重聽了一遍蘇永康主唱的《那誰》，剎那間
竟改變了主意。

《那誰》真是一份驟看毫不起眼，實質上
卻異常驚心動魄、透析人性的歌詞。《那誰》
大概特意配合歌手特質，取了一個看似平凡
的歌名，使得綿裡藏針的效果非常突出。最
初接觸《那誰》，相信聽眾與我的疑問是一
樣的──到底《那誰》是指甚麼呢？《那誰》
即「那個某某」，也就是廣東話「 個邊個」
的意思。《那誰》中，「那個某某」／「
個邊個」便是令主人公失戀痛心的對象、離
棄愛人的負心人──

「你和那誰那天分手 你淚痕像條綠色的
頑固地種在眼睛一角 直到永久 抹不走 但是
浮游在生活亂流 你那新生你也必須接受 就
算多悔咎 自責別太久 不要戀戀心裡那個傷
口 度日月 穿山水 尚在恨 那誰 誰曾無堅不
摧 摧毀的廢墟 一早 變做你美好新居 創疤你
不挖 亦不知有過 在這裡 淚疊淚 風一吹 漸
莫辨　那誰 連重提 往事也不再絕對 她怎傷
害你 講起 你沒再吐苦水」

《那誰》無疑是一首談失戀之痛的歌詞，
首段描繪失戀者哭得死去活來、傷心欲絕，
儼如置身地獄的痛苦也令生活亂了陣腳。關
鍵是《那誰》極其清醒和理性地指出，失戀
這回事，往往只是失戀者「戀戀心裡那個傷
口」、不斷徘徊在感情廢墟的結果。整段戀
愛關係中的負心人是誰，根本無關宏旨；失
戀者所迷戀的，只是沉溺於自憐自傷的脆弱
狀態。所謂的感情創傷，只要當事人不把它
當作一回事，自然就無所謂創疤、傷痕──
從前的「淚 淚」經過「風一吹」，自然就

「漸莫辨那誰」。
黃偉文《那誰》的聰明之處，正正是逆反

了受眾對詞中「那個某某」／「 邊個邊個」
的想像和期待，毫不留情揭示出「前度的重
要性」可能是虛假的，但「失戀者的自我悲
劇化」才是真實的。類近的看法，亦見於林
夕的〈綿綿〉──「從來未愛你綿綿 可惜我
愛懷念」（也就是說，從來沒有很愛你，只
是不斷留戀 從前自己愛 別人的樣子）
─黃偉文《那誰》，卻把失戀者「自我悲劇
化」的深層複雜心理進一步剖析──

「有時你還覺得溫馨 這淚流像存在的表證
沒有恨過便更加彷似 白過半生 冷清清 像突
然忘掉尊姓大名 卻記得她教你差點喪命 是
創傷太重 或覺悟太輕 使你不懂釋放怨懟的
根性⋯⋯誰沒兩個致命舊愛侶 不見得 就要
聽到春天也恐懼 可以不唏噓 可以不心虛 放
低跨過去 ⋯⋯若舊夢 不堪追 就別問 那誰
從何時 你學會 灑脫面對 她怎傷害你 可否
就當做老天 完整你那 沒挫敗波折一生之旅
功德圓滿 方可愛下去 帶笑歸去」

《那誰》坦言失戀者可能已忘掉負心人姓
怎名誰、面長面短，卻永遠忘不了自己如何
肝腸寸斷。原因很簡單，人們每每在感情的
苦難中才覺得自己存在過、才覺得自己的人
生有重量，這種無意識乃是源於對「生命中
不能承受之輕」的深切恐懼──換句話說，
人們對創傷的重視，不過是為了向自己證
明，生命不是白過的、我的人生是不平凡
的，過去也有過很多故事等等。想當然的
是，對很多普通人來說，人生平淡如水。儘
管「那個某某」／「 個邊個」已然面目模
糊，由「那個某某」／「 個邊個」所象徵

的「沒有發生過」，才是失戀者死不放手
的「最後根據地」。那麼，從《那誰》點睛
之句「是創傷太重 或覺悟太輕」便可窺見
題旨──失戀者遲遲不肯覺悟，就是勘不破

「連失戀都沒有」的深刻焦慮感。如同俗套
的選擇題，你寧願做「失戀專家」還是「從
未愛過」？

《那誰》
作曲：頡臣
填詞：黃偉文
編曲：Johnny Yim
主唱：蘇永康

你和那誰那天分手　你淚痕像條綠色的
頑固地種在眼睛一角　直到永久　抹不走　

但是浮游在生活亂流　你那新生你也必須
接受

就算多悔咎　自責別太久　不要戀戀心裡
那個傷口　　

度日月　穿山水　尚在恨　那誰
誰曾無堅不摧　摧毀的廢墟
一早　變做你美好新居　
疤你不挖　亦不知有過　在這裡　　

淚 淚　風一吹　漸莫辨　那誰
連重提　往事也　不再絕對
她怎傷害你　講起　你沒再吐苦水

有時你還覺得溫馨　這淚流像存在的表證
沒有恨過便更加彷似　白過半生　冷清清

像突然忘掉尊姓大名　卻記得她教你差點
喪命

是創傷太重　或覺悟太輕　使你不懂釋放
怨懟的根性　　

渡日月　穿山水　尚在恨　那誰　
誰曾無堅不摧　摧毀的廢墟
一早　變做你美好新居
創疤你不挖　亦不知有過　在這裡　　

淚 淚　風一吹　漸莫辨　那誰　
連重提　往事也不再絕對
她怎傷害你　感恩　替代了那苦水　　

誰沒兩個致命舊愛侶
不見得　就要聽到春天也恐懼
可以不唏噓　可以不心虛　放低跨過去

渡日月　穿山水　尚在恨　那誰
誰曾無堅不摧　摧毀的廢墟
一早　變做了滿山青翠
敏感處不碰　便不知你葬 心碎

若舊夢　不堪追　就別問　那誰
從何時　你學會　灑脫面對
她怎傷害你　可否　就當做老天
完整你那　沒挫敗波折一生之旅　

功德圓滿　方可愛下去　帶笑歸去

那誰

■梁偉詩

■梁鼎芬書法對聯 （網絡圖片）


